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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江南迎神赛会的商业化运作探究

魏文静

[摘要]商业化运作是近代江南迎神赛会组织与运作最突出的特点，具体表现在资金运作、项目策划和组

织管理三个层面。在资金运作上，行业祀神厘捐的发展促进了资金运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，调动了捐资者的投

资热情。在项目策划上，“舁神”表演的舞台化和工商会展的引入激发了民众的参与热情，形成了节事经济效

益。在组织管理上，晚清衙役、民国军警与行业组织密切配合，确保了赛会管理有条不紊。江南迎神赛会的商业

化运作以营利为目的，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、以行业为主体，以民间资本运作为主的运营模式，促成了迎神赛会

由单一民俗节庆向综合旅游节事的嬗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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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近百年前，民俗学研究的鼻祖之一顾颉刚先生

三兽 在考察北平妙峰山庙会时，曾感叹说：“赛会是南
=宗 方的好，因为他们文化发达，搬得出许多花样，而且

=石 会得斗心思，一个地方有了几个赛会，就要争奇赌

蠡 胜，竭尽他们的浮华力量。”[1]此处的赛会即指江

兰。 南迎神赛会。迎神赛会作为江南庙会的主要类型，

三衾 以“争奇赌胜”“竭尽浮华”为特征，往往具有“一境

专 若狂”的轰动效益，一直以来即为江南经济富庶以

致奢靡之风盛行的重要表征。学界关于明清江南

赛会屡禁不止与崇奢风气问的关系研究业已硕果
累累。(2]然而，仅从崇奢、炫富的心理角度探讨江

南赛会的兴盛原因，仍然略显单薄，尤其是在近代

江南经济遭遇西方经济冲击和战争破坏的背景下，

江南迎神赛会仍然以排场大、花费多、影响大而著

称，其极盛一时的盛况与江南经济间究竟存在何种

联系?江南的近代化又对迎神赛会产生了何种影

响?本文尝试从赛会组织和运作的角度对这一问

题进行探讨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迎神赛会资金筹措行业化与规范化

迎神赛会的组织与运作复杂又精细，资金筹集

是组织策划的首要。赛会资金多由民间募资，或以

里社为单位，或以家族为单位，或以行业为单位。

延续至晚清，江南赛会资金来源行业化的趋势愈益

明显，行业捐资成为赛会资金的主要来源。以晚清

江浙沪地区影响最大的宁波“都神会”为例，该会

几十年间一直由糖行、米行、六陈行等六个行业持

续捐资，其中又以糖行捐资数额最大，在物力艰难

的年份，若“糖行力有不逮则赛会减色不少”[3]，若

各业艰难生意冷淡，则“一切纱船、彩阁皆停止不

赛”[4]。行业的持续捐资既带动了晚清赛会的发

展，也使赛会在资金筹集方面表现出浓郁的行业依

赖特点，金陵灯会“花灯炫彩华丽”，灯彩扎花所需

竹木全部来自木行捐助[5]；杭州“东岳诞会”所需

数十万，“半由个人捐集，半由各号垫用”[6]。

行业捐资庙会的经济动机多样，炫富只是其中

之一。正如《京口赛会》等文献所言，举会初衷，

“一则预复往昔之盛观，一则藉获商民之齐集，以

有易无，市面必更热闹”[7]。可见迎神赛会与经济

间的联系已成为工商界的共识，炫富只是行业捐资

的非理性动机，振兴市面、复苏经济、追逐利润才是

行业持久捐资的根本所在。

行业从赛会中获取的经济收益分为显性收益

和隐性收益两类。显性经济收益是指赛会期间酒

楼、饭馆、茶社等通过对香客或游客的直接商品交

易所获取的利润，即通常所说的庙市经济收

益。[8]

隐性经济收益是指行业借助赛会形成的行业

知名度和影响力，类似于现代经济学的品牌效益。

关注隐性经济收益的多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工商行

业，如丝业、钱业、木业、糖业等，其所涉领域与迎神

祭祀并无直接关联，从中获取的直接经济利益相当

万方数据



有限。但捐资赛会让其展现了行业实力和影响力，

赢得更多商贸洽谈的机会，进而获取隐性经济收

益。在长期的捐资中逐渐形成了“各业以所执之

业认一二事”的格局，金陵“东岳会”中“油漆铺认

牌对，绸缎染坊认伞旗，丝行认香亭”，各业借此展

示实力，如“衔牌牌式不一，皆紫檀嵌空，两面镶五

色玻璃。伞数百柄，计一伞之值不下三四十金，内

绣四大名山、长江全图等，其价又不止以十倍

数”(9]。丝织业与迎神赛会的关系最为密切，赛会

所用联灯、彩旗、沙船、台阁、服饰无一不需丝绸装

扮，所用丝绸均系“时式花样，色色鲜明，穷极其

丽”，否则“衣服暗淡，步列错杂，游趣顿减，无甚可

观。”(10]金陵“东岳会”于乱后，“～片荒凉，仅余下

瓦砾”，后因缎业复苏“彩灯鼓乐较地方官出巡，尤

觉整齐严肃”[11]。其他如金陵木业捐资“上元灯

会”、金陵钱业捐资“东岳诞会”、吴江丝织业捐资

“双杨会”等，大抵原因都是如此。“双杨会”举会

期间，当地酒楼饭馆等的直接经济收益仅数万元，

但“双杨会”后的丝织品交易量却高达几十万元，

约占盛泽镇全年丝织品交易量的1／10。[12]《镇江

市志》亦载：“每年镇江‘都天会’后各批发行业生

意兴隆，成交额达数百万两之多。”还有些商户另

辟蹊径，通过捐资中小型赛会以获取知名度和影响

力。时上海一家名为升和的绸庄，从1874至1883

年间，一直为“城隍夫人诞会”提供彩绸，其“所扎

彩绸不需伸假于人，皆由己出”[13]，通过持续捐

资，绸庄知名度不断扩大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庄铺。

行业对赛会隐性经济利益的追逐正是晚清赛

会不同于清前中期的重要特点，亦是晚清赛会商业

化运作的重要表现。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下，对

丰厚经济利益的追逐使行业对赛会的捐资相比以

往更加积极主动。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行业成员的

捐资热情，不同于传统香资摊派等平均摊派方式而

是综合考虑行业成员经济水平差异的祀神厘捐制

逐渐在江南盛行开来。

行业厘捐是明中期以后在江南会馆、公所中广

泛采用的一种资金筹措方式，主要用于行业公所等

行业设施的修建和行业事务开展，行业厘捐与宗教

民俗事务结合形成祀神厘捐，始于清康熙年间。康

熙四十五年(1706)吴江盛泽镇修建三义殿，率先

采用厘捐的形式，“此庙历世常新之着，实在此一

厘。缘凡省商贾贸易于斯者，计银两之多寡，留储

每两千分之一”(14]。到乾隆年间，丝织业市镇濮

院也出现了厘捐，“乾隆二十八年(1763)里人创设

一厘会，即机户卖绸一匹，绸行与接收合捐用钱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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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，勋着绸每匹合捐二文，有司事者共同经理，其所

买绸数有炼坊簿籍可稽，万无遗漏。观工之外，凡

遇寺庙工作，至今无不取给于是”[15]。参照营业

额多寡以千分之一抽取厘捐，充分考虑到各店经营

状况的差异，形成了不同于香资摊派整齐划一的特

点。“其所买绸数有炼坊簿籍可稽，万无遗漏”表

明历历可查的账簿成为会资征收科学化的有力实

证，确保了迎神赛会的资金稳定。

太平天国战争期间，清政府在江南地区广设厘

捐局，向各行业征收厘捐以筹集军饷，官方厘金制

度的产生加速了祀神厘金制的发展。自咸丰四年

(1854)清政府在江苏首先确立厘金制度后，祀神

厘捐逐渐从丝织业拓展到其他行业。这一年苏州

府元和县的“韩王神诞会”由六陈米麦行中的籴粜

客商和牙行共同捐输，“每石共捐制钱四文，以资

备祭祀和神诞庆祝”[16]。镇江“都天会”在咸丰十

一年(1861)后实行厘金制，参加者须按营业额抽

取一分左右的厘头，称“公厘”，作为活动经

费。[17]同治七年(1868)上海水木业“每工抽厘五

文，如有自行备料，惟发点工者，每工抽厘二

文”[18]。光绪二年(1876)上海油麻业“统抽厘金、

租、顶总计钱八百～十七万两千六百七十九文，其

中常年敬神、金身复漆、醮资费共计三百三十八万

六千四百文”[19]。光绪八年“扬州都天神会，各行

业提厘为出会经费”[20]。光绪十六年后，上海旧

花业“同业买货，价作洋数，每洋提钱四文，各照底

簿，按月汇交司年收存，以备敬神等用”[21]。从时

间上来看，1861年后祀神厘捐制的全面推广从制

度层面有效保证了晚清迎神赛会的资金来源。从

地域上来看，祀神厘金在江南地区的推广程度较其

他区域更深。而祀神厘金广泛流行于江南的原因，

或许仍然与江南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。从

江南迎神赛会的资金运作来看，出于经济动机的资

金筹措和运用经济手段的资金管理都表现出晚清

赛会不同于清前中期赛会的商业化运作特点，迎神

赛会的经济效益也更为明显。

二、迎神赛会项目设计舞台化与会展化

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是赛会久盛不衰的经济

基础，追逐利润的经济动机更刺激了商家在赛会项

目上谋划出新，主要表现为台阁人物世俗化、“舁

神”表演舞台化和商品陈列会展化三个方面。

1．台阁人物世俗化

台阁是将儿童或优伶分数层固定在竖杆上，化

妆打扮以扮演仙佛鬼神以及戏曲、传说、神话等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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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人物，再配以图案背景装饰，由数人抬扛，在街道

或广场上巡游表演的形式。(22]在南宋杭州“祠山

诞会”时已有台阁陈设其间，但此时的台阁造型单

一，且固定于露台之上，未与“舁神”巡游结合，规

模与影响十分有限。[23]台阁艺术形式不断丰富始

于明末，这一时期江南台阁逐渐形成了以丝绸缎匹

和金玉珠宝装饰的表现传统，明人张岱回顾苏州枫

桥杨神庙台阁时，就曾感叹“以锦绣饰之，使不见

迹，上乘童子，装点故事。缀以金玉珠翠，必使绚烂

夺目而后已”1243。

清朝覆灭后，模仿官员出巡的“舁神”仪式现

实性减弱，政治传统断裂以致锣、旗、伞、扇等艺术

表演形式的发展也相应受到限制。台阁则不同，自

明末以来台阁主角则多为历史人物和戏剧人物，创

作思路受政治影响较小，又因多以金、玉、丝绸装

饰，艺术表现力强，艺术形式多样，因此晚清台阁的

数量和规模都呈不断增长之势。镇江“都天会”有

台阁一二十架，此“台阁一二十座非一人所能办，

必前一年预为之，而出会前一日，尚不知今年之台

阁是何戏剧也”(25 3，筹划周期之长，推陈出新之迫

切可见一斑。

台阁推陈出新加速了台阁地方化和世俗化的

趋势，源于草根社会的普通人物登上了台阁舞台。

1888年宁波“都神会”时，“呆大成亲”台阁以呆大

夫妇为主角引起一片骚动。[26]民国初年苏州“城

隍会”中十九座台阁分别取材于戏曲《老一百》《珍

珠塔》《借茶》《打渔杀家》《白水滩》《十字坡》《水

漫金山》《打店》等。剧中男主角多英勇威猛，女主

角多美艳动人，《珍珠塔》中的陈翠娥、《借茶》中的

阎婆惜、《打渔杀家》中的萧桂英、《白水滩》中的许

佩珠、《十字坡》中的孙二娘、《水漫金山》中的白素

珍等，无不貌美如花。正因如此，台阁人物多由

“娈童美少”装扮，不仅衣饰华美，表情更是顾盼生

辉。1892年“都神会”台阁取自《双珠凤来富唱山

歌》一折，其中花旦由名伶扮作，“清扬婉丽，艳若

天人，使李三郎见之，当视梨园如粪土矣”，又有

“两孩扮成吕布戏貂蝉故事，英雄儿女各有风情，

颇足令见者魂涓心醉”(27]。民众对俊男美女的公

开推崇，早已突破了礼教束缚，这种类似“屑丝”的

行为既是商业社会中审美情趣外化的重要表现，也

是商业社会中审美需求增长的重要例证。

2．“舁神”表演舞台化

从赛会的民俗特征来看，“舁神”仪式具有时

间上和地域上的唯一性，它在特定时间举行，于特

定路线巡行，不可复制与再现。但商业利益却驱使

“舁神”仪式的时间与空间位移成为可能，发展为

满足更多人审美需求的舞台表演项目。

晚清的上海，中西交融，新式园林、戏院和舞台

不断涌现，为获取更多票房收益，赛会“舁神”表演

也随之搬演至新式舞台。1892年，因“宁波神会之

盛，四远驰名，近有人延之来沪，日迎赛于杨树浦半

淞园。前Et有友人之往观者”，归而述及：

会自园中望江厅起，旖旎绕长廊而出，先是园

中添设各种名花，四处遍悬彩旗，五光十色，几令人

目眩神迷，正中复搭成彩灯牌楼，高矗数十文，其中

暗藏绫绢扎成之八仙及双狮抢绣球，玲珑变幻，神

妙无方。有白绸纱三角大旌一面，高约丈外，上书

半淞园三字用六人擎之而走，继有彤云社五彩大方

旗四面、行牌一面，继以红木雕嵌黄杨象牙之头牌，

灯数盏，又有两人身穿白湖绸疋字接衫，足穿快靴，

肩荷大金锣一对，沿途敲击，其声镗然。有年在十

龄左右之二孩扮作中军模样跨白马执小方旗并辔

而走，后为十景逍遥伞、九联灯，再后为龙船⋯⋯台

阁。(28 3

1892年这次的“都神会”邀约，可视为赛会表

演舞台化的肇始。半淞园地处上海南市，此处人烟

稠密但缺乏相关娱乐场所，园主人吴氏此举开启了

近代半淞园商业演出之先河，亦是近代赛会走向商

业表演的里程碑性事件。“都神会”表演从4月26

日至5月27日延续一月有余，人园者华人每位收

洋4角，西人每位收洋8角，小孩减半[29]，商业售

票使主办方获利颇丰。半淞园赛会后仅半月，上海

和春茶社即邀请宁波“都神会”助阵新戏[30 3，赛会

表演再次登上了商业汇演的舞台。之后“都神会”

的办会方与和春茶园达成长期合作关系，“都神

会”表演也成为了和春茶园的金字项目，知名度不

断提升，以致慈禧60寿诞之时，商界巨擘四明公所

亦专程邀请宁波“都神会”“来申以庆万寿”[31]。

舞台化表演，将归属于不同时空坐标上的赛会

项目汇聚于一处，使赛会在项目表演上博采众长，

多元并存，为赛会由单一民俗节庆向综合旅游节事

嬗变提供了可能。191 1年宁湖义振游览会上宁波

“都神会”与湖州灯景同台竞演，赛会呈现出前所

未有的奇观、异彩、新颖，拥有更多的游览元

素。(32 3

3．商品陈列会展化

庙市虽是赛会的基本功能，但在欧美会展风潮

的影响下，庙市商品陈列也表现出浓郁的会展倾

向。商业会展不同于传统的庙市交易，后者只是小

规模的面对面以物易物，前者作为工业化的产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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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展览内容多为现代工艺、地方物产，“一则为发

展商务，谋求商业洽谈和订；二则使人成知物产之

优劣、多寡；三则使人增长见识，开拓心胸”(33]，其

中发展商务的社会功能，正是中国传统赛会所缺失

的。基于此，晚清的有识之士曾多次阐发革新赛会

的主张，陈次亮倡议“中外之金石、古玩、名画、法

书以及山海之珍奇、工作之器物，均可入会。购者

议价，观者取资。立会之费，预筹专款。会散后储

为博物院，备后人考镜之资”[34]，先会后展，以会

“拓利源”，以展“开风气”，将商战与教育并举。

1924年的盛泽“双杨会”可视为上述主张付诸

实践的有益尝试。盛泽地处苏州吴江，明清以来即

为著名的丝织业市镇，经济发达，文化昌明。但上

世纪20年代，由于我国丝织业遭遇欧美、13本挑

战，盛泽的丝织业也久久不能从低迷萎缩的颓势中

自救。为发展商务，盛泽镇的知识分子提出了西化

赛会的想法。1923年徐蔚南在文中说：“赛会，各

国皆有。若美国之华盛顿纪念会，南洋菲律宾之嘉

年华会，尤为世人所称道。吾镇赛会，曷取法于彼

乎?”[35]作为地方报纸《新盛泽》的主编，徐蔚南的

言论在当地自然具有舆论导向的作用。

“双杨会”又称“桑秧会”，起于清初，每十年举

会一次，以震泽镇郊的双杨村为起点，途经震泽、梅

堰、盛泽等市镇，前后延续半月有余，一直是吴江地

区最盛大的赛会之一。举会之时穷工极巧为它处

所不及，“苏杭各处放棹往观者数以千计”[36]。但
1924年的这次“双杨会”显然不同于以往，在赛会

举行之前，地方实业家周心梅就提出“拟趁双杨会

之机，举办蚕丝成绩展览会”的建议，商会认为此

举确有创新之处，不仅能展示蚕丝业发展成绩，而

且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，于是挪借绸业公所用于蚕

丝技术展览。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这次“双杨会”表

现出传统与现代兼具的双重特色，既有裹着丝织礼

服的菩萨在会中“抬来抬去，相互迎送，相互致

辞”，又有展示现代机械技术的工艺展品如装着活

动机关的木偶“摇经，掉丝捕鱼，汽车等，颇有益于

社会。”从“双杨会”的整体收益来看，筹办和举行

期间，商品销售总额达到一百万之多，其中又以绸

行为最，以“盛泽每年六七百万两的丝绸交易额

计”(37 3，“双杨会”带来的收益至少占全年收益的

十分之一，由此显示出传统赛会完全具有向商业会
展转型的可能。之后不久南京“都天会”也采用了

蚕丝成绩展览会的办会形式[38]，可见盛泽“双杨

会”的模式值得推广。

商业会展作为旅游节事的重要内容，其发展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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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富了赛会的节事项目，也彰显了赛会的节事效

应。从“双杨会”的组织筹划来看，这是一次传统

赛会向现代会展转型的有益尝试，会展之商战、娱
乐、教育三个功能在“双杨会”中均有体现。从“双

杨会”的运作实况来看，具体组织和筹划者——商

会是推进赛会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关键。因赛会

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与商会成员的经济利益休戚相

关，因而“清末民初的赛会热，使振兴工商业的经

济新观念获得长足发展”[39]，赛会与地方经济的

关系也更为密切。

同时，此种发端于民间的商业化改造，也与民

国政府倡导的礼俗改造相呼应。1828年国民党浙

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曾发文各地，认为迎神赛会等

迷信活动“因袭神权时代之思想，当此科学昌明之

际，若任其存留，则所谓解除民众痛苦者，岂非徒托

空言”，应“亟待根除”[40]。尽管这种绝对的禁绝

有时难免“矫枉过正”，但正是这种迫切追求现代

化的意愿，不断激励着迎神赛会的商业化演进，也

推进了赛会的组织运作更加科学有序。

三、迎神赛会组织管理科学化与有序化

迎神赛会常有“万人空巷、举国若狂”的轰动

效应，数万人于短时间内汇聚一地，由此而来的管

理压力可想而知。商业利益驱使晚清赛会举会愈

频、规模愈大，管控压力亦随之增长。面对妇女孩

童走失、桥梁房屋坍塌、群体械斗滋事等突发状况，

为克服安全隐患和保证赛会有序进行，以政府为主

导、以行业为主体的管理模式在江南应运而生。

1．政府主导赛会安全管控

晚清政府中主导赛会安全管控的主要是衙门

胥吏。清代衙门胥吏分为书吏和衙役两类，前者负

责刑名、钱粮，后者主管地方治安。纵观“东岳会”

“城隍会”“都天会”“都神会”等大型赛会多由胥

吏主导管控。以宁波“都神会”为例，其管理层分

为“柱首”和“总柱”两级：先由各行商家集结成社，

每社推“柱首”一名，继而由“柱首”推举总柱，负责

整项赛会筹划。但多年来“都神会”“总柱”一直由

衙役担任，且一旦任职，便终其一生。[41]

此种独特的管控体制亦是由胥吏特殊的政治

身份决定的。胥吏是明清政治体系中的一类特殊

人群，他们身处官民之间，比之于官，它仅为吏，具

有更多民间性，比之于民，它作为吏，又具有更多官

方性。[42]以胥吏为“总柱”，既能有效调度力役人

员以保障赛会安全，又可借助官民之间的特殊身份

化解赛会中潜在的矛盾冲突，以维护社会稳定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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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，由于胥吏籍贯多在本土，与各类地方势力纠葛

不清，很难在矛盾协调中完全客观公正，如1888年

宁波“都神会”时脚夫群体滋事，起因正是胥吏自

身。(43]

随着晚清赛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，赛会安全管

理的职责越来越重，为确保地方赛会安全开展，地

方胥吏、警察开始调配到管理前线。1886年上海

“雷祖诞会”，苏松太道恐“奸徒混迹，易肇事端”，

遂饬各局员派勇梭巡，“上海县莫邑尊亦派差协

同”[44]。1919年，上海吴家厅赛会肇祸后，不仅有

片警负责管控，更设置了专门的游巡支队负责赛会

安全管理。(45]在赛会的安全管理中，警察比之胥

吏管控能力更强，管理手段更现代，管理效果更佳。

然而由于近代军、警不分，军队的贸然行动却容易

给民众带来恐慌与不安。[46]

2．行业公所主持赛会组织筹划

在长期的组织与策划过程中，政府与行业逐渐

达成了互利合作关系。前者负责治安维护，后者筹

划具体事务，各有分工。淮安“都天会”时，各会

馆、公所事先确定人员分工，组织有关人员负责

“接驾”“朝庙”等事项，协调出会顺序，布置出会现

场，安排出会途中的祭坛摆设、道路整修和宣传发

动等一系列工作。

除延续传统的筹划安排外，会馆公所还尝试将

现代技术和传播手段用于赛会关键节点管理中。

(1)夜会管理

夜会的管理难度向来较大，以致官府出言示禁

“白昼尚可，禁止夜会”[47]，但随着现代化照明设

备安装采用，夜间庙会的火灾隐患大大降低。1924

年吴江盛泽镇宁绍会馆的小满“蚕神诞”会为实现

演戏酬神的轰动效应，打破了禁夜戏的禁令，通过

主办方——丝行与地方警察的合作，在会场安装临

时电灯，有效保证了赛会的安全。[48]

(2)人群疏导

人群疏导是赛会安全管理的重中之重。会馆

公所借助纸质媒体《申报》的影响，提前开展庙会

“舁神”范围和“舁神”路径的宣传，防止拥堵事件

发生。“城隍诞会’’是晚清上海规模最大的赛会，

每年于清明、中元、下元举行。1919年下元诞会在

11月22日的《中报》上提前公布出会路线，此后相

沿成例。

出庙朝东，往南过长生桥，止四牌楼，往西县东

县西，往北三牌楼，往西画锦坊，往北过陈市安桥，

往西过广福寺，朝西走梨园路，往北走万竹路，往西

大境路，出拱宸路，朝南往老西门，一直出大东门，

往北走卤瓜街，往东走集水街，朝南走老马路，一直

往东出大码头，往南过工巡捐局，往西进新码头，往

北走老马路，往西进老白渡，往南过龙德桥，走苴市

街，过花衣街，往西出王家嘴，往南过外仓桥，走南

仓街，往西走教场街，往北出佛阁，往西过吊桥，往

北过救火联合会，往西进东乔家路，朝北过塔水桥，

往西进西唐家弄，往南转西走蓬莱路，过新县署，进

安澜路，一直往南走过黄家阙路，一直过利涉桥，一

直过审检厅，往西。[49]

城隍出巡之前，组织者将出会线路公布于众，

标明出巡时所过街道、桥梁、牌楼、街坊以及寺院

等，有效引导人群结集和疏散，防止因人流过大而

发生拥堵、踩踏等。(50)

除内部交通疏导外，外部可进入交通也因技术

成熟而得以改善。沪宁、沪杭铁路贯通从技术层面

提高了交通的安全性与可进入性。1921年，上海

龙华香汛期间，沪杭铁路线上“自三月初一至四月

十五期间，每日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增开专车两

次，藉以便利香客”[51]。1926年宁波江湾赛会时

铁路局除寻常列车外，特开专车11次。[52]铁路的

贯通逐渐改变了以香船为主要工具的交通格局，有

效减缓了游客“水陆上下，踏木而行，履蹈甚险”的

安全隐患。(53]

迎神赛会组织和管理的科学化不仅保障了赛

会有序进行，而且提升了赛会作为综合旅游节事的

游客承载能力。1923年镇江“都天会”时，南京数

千人乘沪宁早班车前往观瞻；154]1926年宁波江湾

赛会时，仅火车运送的游客即达1万余人。迎神赛

会的影响范围早已突破了“庙界”的限制，表现出

更强的接纳性与包容性。

四、余论

迎神赛会源于“社祭”，其组织又称“社”、“里

社”、“村社”。伴随着明清商业的发展，江南城市

和市镇迎神赛会的组织基础逐渐由地域型“里社”

向行业型“会社”转变，并在晚清社会急剧商业化

的过程中最终完成了以“里社”为主向以行业“会

社”为主的转型。行业组织的广泛参与使江南迎

神赛会在资金运作、项目策划以及组织管理等方面

表现出商业化运作特征和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特

性。可以说，迎神赛会已初步实现由单一民俗节庆

向综合节事活动的嬗变。

迎神赛会的兴衰变迁与地方经济休戚相关。

自明代以降600余年间，江南迎神赛会先后经历了

明初、明末清初、清咸丰同治时期以及民国中后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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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个衰落期。此四个时期均为江南经济经历战争

破坏后的衰退期，迎神赛会兴衰与江南经济状况间

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”(55]。

也正因如此，在江南经济遭遇1930年代经济危机

以及日本侵华战争摧残而走向凋蔽的背景之下，在

科学主义和礼俗改造批判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，迎

神赛会因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动摇也渐渐走向

衰落。尽管如此，清末民初迎神赛会在运作过程中

形成的以政府为主导，以行业为主体，以民间资本

运作为主的商业模式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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